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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自 2016年起，“社恐”一词的检索热度持续攀

升①，近来更是风靡社交网络，成为2021年“十大网络

流行语”②。“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似乎已成为过去

式，现如今，青年网友纷纷加入“社恐”的队伍，在“社

恐星人日常”“社恐对人的影响有多大”“社恐人有多

矛盾”“当代社恐最想逃离的瞬间”等阅读量过亿的

话题讨论中，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表达自己在

生活中的社交恐惧。《中国青年报》曾经联合中国社

科院、探探社交平台，就当下年轻人的社交状况发起

过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超过四成青年表示自己存在

不同程度的“社恐”③。

话语“从来都不只是静态的文本结构”④，它“建构

于社会之中且受制于特定的语境”⑤。因此，本研究

采用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法，遵循“文本—

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程式，探究网络流行语“社

恐”的实践形式及其社会文化意涵。具体观照以下

问题：“社恐”话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它何以出圈并

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

态如何形塑这一话语?这种话语实践又有何社会文

化意涵?
针对以上问题，首先，本研究以“社恐”为关键词

在微博平台进行检索，选取阅读量较高、仍有网友参

与讨论且以“社恐”者的自我叙事为主要内容的微

博话题“社恐”为研究样本。其次，鉴于本研究主要

侧重于总结“社恐”话语的文本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研究者并未对话题中的文本进行全量采集，仅利用

Python抓取了话题中早于2022年5月31日23：59发
表的一级原始评论文本，共计571条。研究者人工剔

除与研究主题无关、无效的文本，最后得到有效微博

362条。再次，对收集的文本进行分析讨论。具体而

言，本文以考察“社恐”话语的呈现为起点，继而聚焦

这类话语的传播与扩散过程，最后探析其与社会语

境之间的互动与互构。

【新媒体探索】

作为标签与规训的隐喻
——对网络流行语“社恐”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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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迁。话语不仅在表征现实，也在建构现实。从“社恐”话语来看，它不仅是社会变迁与媒介技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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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作为标签的隐喻

不同于过去人们总是羞于面对自己的内向，时

下的青年却非常乐意承认自己害怕社交，“我是社

恐”在互联网上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话语。不过，虽然

人人都在宣称自己就是“社恐”，但他们口中的“社

恐”，其含义却不尽相同。为此，我们首先必须立足

文本层面，厘清“社恐”的原初语义及其作为网络流

行语使用时的具体意涵，进而观察作为意指实践的

这一话语建构过程。

(一)作为隐喻的疾病：从医学属性到社会属性

“概念是话语的符号载体，也是话语的构成内

容。”⑥研究网络上风行一时的“社恐”，自然首先要厘

清概念。通过溯源不难发现，“社恐”原本是一个医学

术语，全称为“社交恐惧症”，又名社交焦虑障碍或社

交恐怖症，指的是“对社交场合或在人前表演(操作)存
在显著的、持续的担忧或恐惧，担心自己会面临窘境，

且一旦暴露于这些场合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焦虑反应，

从而妨碍患者的正常生活和社交活动”⑦。由此观之，

医学定义中的“社交恐惧症”强调了焦虑症状的长期

性和损害性。此时，“社恐”所指涉的人群是达到“社

交恐惧症”之医学诊断标准的那些人，即病理性的“社

交恐惧症”患者，他们往往具有特征性的消极认知模

式，如负面思维、负性的自我评价、过度自我关注等。⑧

长久以来，“社交恐惧症”一直作为疾病名称被

使用。直到近年来“社交恐惧”被频繁提起，相关讨

论遍及社交媒体平台，“社恐”逐渐脱离医学病理范

畴，开始指代一种社会学层面的心理与行动特征，简

言之，即对社交有一种恐惧感，尽量回避社交。当然，

其意涵也并不止步于此，因为“社交恐惧”之后附加了

“症”字，显然，这种对社交的恐惧还是被视为一种疾

病。换言之，它所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疾病隐喻。

在这里，“社交恐惧症”(疾病名)是始源域，“对社交

的恐惧”(心理与行动特征)是目标域(如图 1所示)。

始源域与目标域表面上的高度相似使得这一隐喻迅

速“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被理解、接受，从而被纳入人

们的认知体系，完成同化和记忆过程”⑨。通过这一直

观形象的隐喻，“社交恐惧症”的特征及其影响被投射

至“对社交的恐惧”，社会大众不仅迅速知晓恐惧社交

表现为害怕与人打交道、逃避甚至拒绝社交，而且进

一步认识到这种心理与行动偏向可能对个体的社会

生活造成阻碍。虽然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社恐”不再

是一个医学概念，然而，因为“社会现象和主观感受被

医学范畴的话语所表述”⑩，反倒更显得意味深长。

(二)标签的生成：令人恐惧的社交

如前所述，“社恐”在日常语境中已扩展为恐惧

社交、逃避社交的含义。而异常吊诡的是，人是一种

社会性动物，社交是其天然需求。那么，人们为何声

称自己恐惧社交?所谓恐惧社交，到底是在恐惧什

么?通过检视相关文本，我们发现，“社恐”话语主要

具有以下三种意涵：

首先，“社恐”话语表达的是社交主体对于陌生

人的恐惧。例如，有些人“有点害怕和陌生人说话，

就连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天都很害怕”。相对于我/
我们而言，陌生人是外来者，具有不确定性，让人感

到本能的恐惧。究其本质，这种恐惧是“在‘自己

人’与‘外来人’的分类基础上产生的对于可能存在

的外在风险的投射、甚至放大”。其实，“社恐”话

语所传递的对陌生人的恐惧与排斥也映照出现代人

的自恋——放大与陌生人相处的风险，退缩到自己

的世界，专注于个人目标和自我兴趣，为确保自身安

全而紧闭社交之门。

不仅“遥远”的陌生人让人恐慌，过近的社交

距离也常常让人害怕。例如，有人表示：“真的好

烦啊……人与人之间能不能有点界限感!!!本人‘社

恐’，对人过敏!不要一直问东问西……难道一直问

不尴尬吗?”相比于社交中略显尴尬的冷场，热情的

攀谈与窥探更令当代青年苦不堪言。一旦他人尝试

“入侵”其“领地”，他们便会拿起“社恐”的盾牌，以退

避的姿态守护自己的隐私。毫无边界的亲近、佯装

熟稔的口吻、强加其身的温暖，常常让他们如临大

敌，人与人之间保持合适的距离才能让其感到适意。

除了人际边界的困扰，“社恐”话语也暗含年轻图1 “社恐”的隐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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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自己缺乏特定的社交技能的担心。例如，有人

表示：“有时候并不是害怕和别人打交道，而是觉得

自己缺乏相应的社交技能，害怕因为自己的举止不

得体而影响对方对自己的看法，索性给自己套上‘社

恐’的保护壳……”其实，年轻人口中的社交技巧是

社会文化所建构的社交规则，这种技巧不是与生俱

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然而，成长于核心家庭、长

大后一心扑在学业上的年轻人鲜少有机会去学习并

锻炼社交技能，待人接物方面的笨拙让他们不敢也

不愿与他人交往，由此，为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

成了回避社交以免出丑的一种策略。

由此来看，“社恐”所恐惧的并非社交本身，而是

可能带来危险的陌生人、缺乏边界感的交往以及社

交技能的匮乏。

事实上，具有这种恐惧心理的人也并非当下这

个时代才出现，他们一直存在，只是并未引起大众的

关注。如今，当众多年轻人在网络上发现恐惧社交、

逃避社交乃是一种普遍现象，于是“社恐”就此成为

一种新的身份标签。而这种以心理与行动特征来命

名的标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标签中的隐喻通过一

种类比方式使我们的认知过程变得快速且高效，它

能让我们迅速形成对认知对象的直观印象。

(三)变动中的身份：从“社恐”到“社牛”

不过，颇为有趣的是，继2021年上半年“社恐”席

卷赛博空间，下半年“社牛”横空出世并迅即走红。

与“社恐”相反，“社牛”主要是形容一个人在社交方

面大方洒脱、游刃有余。显然，“社恐”与“社牛”是两

种迥然不同的身份标签，它们也遵循一套特定的划

分标准，将普罗大众划分为不善社交之人与擅长社

交之人。从表面上看，“社恐”与“社牛”是一种对立

关系，而实际上，它们却相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

正是因为不少个体存在“社恐”倾向，另一类社交自

如之人才会被看作是“社牛”。同样，也正是因为有

些人社交自如，那些害怕社交、逃避社交的人才会自

认为或被看作是“社恐”。

事实上，社会中的个体并不能完全用“社恐”与

“社牛”这一组标签来进行划分，因为人是异常复杂

的，其性格也是变动的。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一个人

可能小时候是“社牛”，因为天真而无所畏惧；长大以

后却变成“社恐”，因为懂事成熟而学会“瞻前顾后”。

一位网友的感慨精准描述了这一现实：“我感觉年纪

越大，越来越社恐了。”从空间的维度来看，“社恐”在

某些场景下也会变成“社牛”，而“社牛”有时也会成

“社恐”。比如，线上无话不说，线下无话可说；同辈

面前幽默自适，长辈面前局促不安；朋友圈端庄矜

持，微博放飞自我，等等，皆是年轻人的生动画像。

另外，如果我们对人进行一种整体性的考察，就

其某一能力或某一特质来进行比较，那么，人与人之

间肯定会存在差异，不过，这种差异更多的是程度上

的。所以，从“社恐”到“社牛”，即从害怕社交到擅长

社交，各种人如果依据其能力的高低进行排列，可以

形成一个连续统。那么，对社交害怕到何种程度应

该被称为“社恐”，对社交擅长到何种程度又可以被

称为“社牛”，这显然是很难精确判定的。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中的真实个体是无法用简

单的标签来界定的。“社恐”与“社牛”这一组标签抽

离了现实情境与个体程度上的差异，以一种抽象、化

约的概括方式，将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归属于“社恐”

或“社牛”群体，用群体属性代替个体特性，以静态的

“名片”代替动态的身份或角色，这也使得一个个本

来鲜活独特的个体变得面目模糊。

总之，作为身份标签的“社恐”是一个隐喻性概

念，它继承了其原初医学定义的核心内涵，是对三种

具体社交之恐惧的简化表达。而当“社牛”出现以

后，以一种联系的、动态的视角对二者进行综合考

察，这一标签的缺陷也就凸显出来。

三、话语实践：“社恐”何以出圈

在前文中我们从文本维度解析了“社恐”标签的

生成，不过，话语固然离不开其文本载体，但同时，它

又始终是一种实践形式，况且网络流行语本身就处

于一种动态流转的过程中，而这种流转的最终结果

经常是我们所说的出圈。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

去思考：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社恐”何以能够出圈?在
这种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它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一)动力来源：情感痛点与社会症候

当“社恐”被普罗大众所征用，作为一种身份标

签出场时，显然它不仅成为参与者的情感投射对象，

还成为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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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阅读保存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类“社恐”文

本，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社恐”话语大多呈现的是

因为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导致的失落与孤

独。一位网友曾发出诗意的感慨：“我和别人的距离，

就像我和白云的距离。白云是飘忽不定，并且是一直

在移动的……我感觉我和每个人之间也都隔了很大

的一段距离……有的时候看着很近，但是却怎么都摸

不着。”确实，网络社交让我们实现了“不以山海为

远”，但是精神与情感的深层次互动却日益被浅表的

信息交换所替代，时时刻刻“在一起”的物理邻近始终

无法带来真正的心理亲近，“社会心理连接感的断

裂”让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气泡里。并且，不只是心

灵沟通难以实现所导致的孤独如影随形，由于社交能

力不足而产生的焦虑也弥漫在关于“社恐”的话语表

达中。例如，有人表示：“社恐真的会让我失去很多……

到底怎么才能克服呢，真的累了……没想到有一天会

因为社恐焦虑。”如今，各种媒体报道经常将社交技

能包装为人生成功的钥匙，将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者

视为潜力股，从而构建了一种“社交是人生成功的必

要条件”的拟态环境。在媒介的大力渲染下，社交已然

成为一种刚需，这让那些不擅社交的人无比焦虑。而

且，当媒体报道将这种焦虑与更大的焦虑，如对升职

加薪的焦虑、对生存发展的焦虑等，勾连在一起时，

社交能力不足仿佛成了“万恶之源”，此种焦虑更是

显得愈发严重。可以说，“社恐”话语是当代青年孤

独感与焦虑感的一种投射，而孤独与焦虑正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情感结构。进而言之，正是因为“社恐”

触及了青年群体的情感痛点，令每一个人感同身受，

他们才会在共情之下纷纷给自己也贴上这一标签。

事实上，在引发普遍共鸣之后，人们也开始意识到，

恐惧社交、回避社交并不只是个人的烦恼，而是当下

的一种社会问题。无论是接连登上微博热搜榜单的

那些“社恐”话题，比如“社恐对人的影响有多大”“社

恐为何成为年轻人的流行病”“你为克服社恐做过哪

些努力”等等，还是在知乎平台上获得981万次浏览的

单身研究室“社恐星人看这里”，都是民众对“社恐”给

予关注并参与讨论的一种体现。不仅无数个体竞相发

表看法，就连媒体也开始聚焦“社恐”。从央视新闻的

《社恐日常：我有一千个理由不和陌生人说话》，到新

周刊的《就社恐这件事，我最有发言权》，再到Vista看
天下的《90后的社恐“绝症”，其实是从小落下的病

根》、中国新闻网的《现代人，为何容易给自己贴上“社

恐”的标签》，媒体关于“社恐”的报道与评论，广泛涉

及“社恐”经历、“社恐”成因，以及“社恐”对青年成长

的影响。这些报道表明“社恐”已经成为公众普遍关

切的问题，它所表现的不再是一种个体烦恼，而是一

种社会症候。事实上，正是一波又一波关于“社恐”现

象的讨论，推动了“社恐”话语在不同的圈子之间流动

与扩散。一言以蔽之，“社恐”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其能够出圈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二)扩散机理：跨越圈群的衍生接合

在情感共鸣与公众关切的双重推动下，“社恐”

不再是某些小群体的“自嗨”，而成为在网络上刷屏

的流行语。从其传播过程来看，衍生与接合是这一

话语扩散的两条主要路径。

当一种网络流行语出现后，人们总是希望将其

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情境中。然而，一种流行语显然

并不可能适合所有的表达场景，于是，“在语言形式

上删除与当下场景不适应的词语”，只“将其负载的

场景义适用于其他类似的言语场景”便成为一种常

见策略。换言之，使用者会从该流行语中提取出一

些关键框架加以保留，而把其他部分随场景与用途

的变动而加以替换。比如，在网络流行语“社交恐惧

症”的扩散过程中，“社交××症”的话语框架就被提取

出来作为载体加以保留，经由众多网民的模仿与改

编，“社交尴尬症”“社交懒惰症”“社交自觉症”“社交

冷漠症”等衍生话语不断出现，一时间“社交××症”变

成了框填式话语游戏，诸多用来形容社交状态的词

语都可以借题发挥。除了这种通过成分替换所形成

的衍生话语以外，“社恐”还与“社牛”相组合，衍生出

“社交牛杂症”这一新话语。这一概念主要是形容一

个人偶尔升级为“社牛”，偶尔又退缩回“社恐”，在两

种社交状态之间来回切换。它的出现让众多自称

“社恐”的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正如网友

经常调侃自己是熟人社牛，不熟社恐；网络社牛，现

实社恐，就是社交牛杂。总之，随着各种新话语的衍

生，“社恐”话语被扩散到越来越多的表达场景中。

此外，在跨圈群传播的过程中，“社恐”话语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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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地接合进各类情境或热门话题之中，有时还会与

其他媒介载体接合。在霍尔(Stuart Hall)看来，“接合

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

要素统一起来”。不过，这种连接只是暂时的，可以

被不断改写。比如，当“社恐”与诸多具体情境相勾连

时，“反侦察式社恐”“职场社恐”“向上社恐”等描摹

“社恐”亚类型的词汇相继诞生，它们勾勒出日常生活

中各式各样的“社恐”图景，折射出青年群体在社交中

的各种际遇以及面临的各种难题。再比如，当“社恐”

与各类热门话题接合时，也会产生一些奇特的化学反

应。“社恐”话语与婚恋话题相结合，它为当代社会的

“单身潮”提供一种合理解释。“社恐”话语与经济话题

相结合，我们会遇到所谓的“社恐经济”。这类经济活

动以营造自由、私密以及无需社交的消费环境为目标，

比如无人酒店、无人餐厅等等。另外，“社恐”话语与视

频的接合进一步拓宽了其传播空间，Bilibili、抖音、快

手中涌现出的《只有社恐才懂的4个极度舒适瞬间》

《测测你的社恐指数有多少?会是社交恐惧吗?》《社恐

人群的痛……#搞笑》等“社恐”主题的视频，都获得了

上百万的观看量或点赞数。显然，“社恐”话语在一种

动态的“接合”实践中与其他要素确立起临时的连接，

通过解接合与再接合不断生产出新的意义，从而获得

更为丰富的表现样态，也更有效地完成了其传播扩散。

质言之，“社恐”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生成于

特定的情感结构，承载着人们共同的情感诉求，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年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其破

圈扩散的过程中，衍生与接合所产生的新话语更是

合力拓展了“社恐”的边界(如图2所示)，为不同主题

的阐释与不同语境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图2 “社恐”的出圈机制

四、社会实践：反抗规训的生活政治

福柯(Michel Foucauh)曾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

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只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

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

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

以显示和描述的。”显然，这个“不止”经常会表现为

话语与社会现实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作为现实镜像的话语及其隐性规训

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孕育于特定的社会语

境之中，是对社会现实的镜像反映。显然，要想理解

“社恐”话语，也必须回到历史脉络与社会联系之中

去进行考察。

一方面，不断深入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加速

为“社恐”话语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我们知道，

“社恐”话语所表达的对陌生人的恐惧其实源于现代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提防。21世纪初，“城市

化”首次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自此以后，工业

化与信息化驱动的城市化高歌猛进，邻里交往被不

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阻断，千千万万的陌生个体

在城市空间中流动，快速相遇又快速分离，从传统的

“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成为我们今天不得不

面对的现实。不同于“熟人社会”的温情与亲密，“陌

生人社会”中处处潜藏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疏离、

提防与紧张成为人际关系的常态，“社恐”对陌生人

的排斥与恐惧无疑是对这一社会变迁的镜像反映。

而这一话语对人际边界感的强调也进一步彰显了个

体独立意识的提升。在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中，时

间成本已成为我们衡量事情的重要标准，而随着生

活步调的不断加速，争分夺秒的现代人开始在自己

与他人之间划清界限，追求一种互不打扰、互不麻烦

的清静与礼貌，不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

他人缔结情谊。“社恐”话语的流行正是当代社会走

向个体化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社交的

盛行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

“社交障碍”。网络交往偏向趣缘的聚合，这种聚合

存在较强的同质性，“同类”互动的自在舒适与轻松

愉悦让人们在虚拟社交中流连忘返。更为重要的是，

在线社交可以让人们快速获取信息、拓展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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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耗时费力的真实交往日渐被遗弃。然而，当人

们习惯于云端相会，交流时空的延伸悄无声息地消

解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沟通表达能力与人际关系

处理能力，那些原本就不愿意踏出虚拟社交舒适圈

的人更想避免面对面交流，甚至对现实社交产生恐

惧情绪。可以说，习惯在线上互诉衷肠却回避真实

社交的“社恐”，可以被视为网络社会的一种副产品。

其实，不仅社会现实决定了特定话语的出现与

流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由社会现实所建构的话语

还隐含着某种特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它们会在无形

中对人们进行教化和规训。恐惧社交之所以被当作

一种病症，正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文化倡导积极投身社

会活动，认为积极的社交态度、健全的社交技能才是

有益的、健康的。在这种隐性规训之下，消极社交被

看作是病态的，而不擅社交之人是需要对自身进行改

造的。由此可见，“社恐”话语隐含着对恐惧社交这

种心理或行为的否定态度。从这种意义上看，“社

恐”话语倒确实是在向我们展示一种话语的“权力”。

(二)作为选择与认同的生活政治

“社恐”话语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隐含着对

特定行为的价值评判。它在表征社会现实的同时，

也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动对社会现实产生建构

性的影响。

随着网友们纷纷以“社恐”自居，在话语狂欢中

释放社交压力，插科打诨的娱乐化语言在一定程度

上解构了“社交是现代人的必备技能”的主流话语。

然而，话语游戏所带来的只是形式上的解构，狂欢者

的价值观念并未“从主流话语的把控中解放出来”。

“社恐”话语中隐含的社交观念与规范不仅浸润着人

们的认知，同时也在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实践。从表

面看，虽然许许多多的“社恐”都在以一种戏谑的口

吻讲述自己的“社恐”故事，但事实上他们也认为自

己应当成为积极社交的主体，克服所遭遇的社交障

碍，他们渴望拥有“社牛”那样的社交能力。在这种

观念的引领下，他们努力阅读社交技巧类图书，学习

网络平台上的社交课程，以期打破自己所面对的社

交困局。由此可见，这些“社恐”已然被主流的社交

观念所规训。而这种被主流社交观念所询唤的主体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自由的主体，而是一种臣服

于主流社交观的伪主体。对于他们而言，社交事实

上已经不再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而是个人必须完成

的目标。

当然，行动者也并不“完全按照身处其中的既定

规训的要求来行事”，他们也会在既定的社会规范

中“寻求个人的运作空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网友们纷纷声称自己是“社恐”，但是这一标签

并不是一种自我降格、自我矮化，更多的反而是一种

身份认同与角色扮演。无论他们是以玩梗的心态讲

述自己的“社恐”经历，调侃自己的社交能力；还是通

过强调“社恐”者的优秀品质——不随流俗、不谄媚、

不逢迎、自我精神世界富足、善于深度思考——表现

出一种“我是社恐，我骄傲”的立场与态度，这些话语

实践都显示了一种“我是‘社恐’我愿意”的姿态，而

这背后隐含着社交与否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选择的

微妙意涵。更进一步说，在这种话语实践的主体看

来，积极与他人社交抑或是一个人独处，都只是一种

个人选择，也都是合理的生活方式。其实，“生活方式

不仅事关‘如何行为的决定’，而且也事关‘要成为谁

的决定’”。因此，在这种自我叙事中，“社恐”者主动

与那些善于社交之人“划清界线”，肯定并认同自己的

“社恐”身份，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发现真实的需

求，努力成为真正的自己。也是基于这种认同，他们

有时甚至还会在日常生活中伪装成“社恐”，借此躲

避那些侵犯隐私的热情，拒绝工具性社交与无意义

社交。简单地说，身披“社恐”标签的青年群体正在

试图通过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来实现一种身份认同。

这种选择与认同是对积极社交的主流价值观之

规训的一种抵抗。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自我标签

为“社恐”的群体仿佛在宣告：“社恐”并不是我们所

认为的社交失败者，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

小众群体。这种通过自我标签来重新界定标准进而

反抗规训的话语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政治。在

著名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生活政治是

一种与解放政治相对的政治模式，其“关涉的是来自

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

题”。概括而言，生活政治“是认同政治、选择政

治”。它意味着个体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抉

择，“这种决策不是简单的对生活方式的种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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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由此观

之，在关于“社恐”话语的讨论中，人们对于我们是否

真的需要如此多的社交，不善于社交是否就是一种

弱点，以及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交的反思，正是在

回应“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难题。此时，生活方

式的选择作为一种反抗主流规训的策略在发挥作

用，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个体尝试重新定义与掌控

自己的生活，“通过对自身意义的规划建构主体”。

综上所述，从单纯的医学概念演变为一种疾病

隐喻后，“社恐”这一网络流行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

身份标签。借助情感共鸣与社会关注，这一话语最

终扩散出圈，并通过衍生接合创造出更为丰富的表

意实践。从“社恐”话语来看，它不仅是社会变迁与

媒介技术发展的一种镜像反映，而且其背后的积极

社交观念也在对个体进行隐性规训。不过，网民的

能动性也使得这一话语的使用同时具有生活政治的

意涵。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传统的标签

行为主要是有权势者为弱势群体贴标签，它具有社

会控制的意味。而当下的“社恐”话语却更多的是小

众群体为自己贴上标签，这种自我标签化也可以被

视为一种披着娱乐外壳的社会抵抗，并且这类带有

抵抗意味的话语实践如今在互联网空间中日趋活

跃，它们也为我们的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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